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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映六天后票房近 9000 万元 ，

北美开画首周末 4500 万美元的表现远低

于 6000 万美元的业内预期， 烂番茄新鲜

度不足 50%， 成本达到 1.7 亿美元的迪士

尼真人版 《小飞象》 自上周同步登陆全球

大银幕以来， 在口碑和票房方面均没有掀

起太多水花。 “1941 年动画的简单翻拍”

“全然不见导演蒂姆·波顿的风格” “只能

看到小飞象可爱的形象却没能见到属于它

的灵魂” 等评价都让这场距离原版 78 年

的重逢显得有些落寞。

《小飞象》：灰暗年代的一抹亮色

这版由 “鬼才导演” 蒂姆·伯顿执导

的真人 《小飞象》 改编自 1941 年的同名

动画长片， 自诞生起， 这只扇着大耳朵的

小飞象就凭借温暖人心的治愈力量让 “丹

波” 成为了迪士尼动画角色中最常被提起

的名字之一。

出生在马戏团的小象 “丹波” 因为一

对硕大的耳朵成为了格格不入的异类， 母

亲 “珍宝” 也为了保护它免受欺负而被关

了禁闭 。 虽然此后经历了演出失败等打

击， 但在花栗鼠蒂莫西和母亲的鼓励下，

丹波发现了自己用耳朵飞翔的本领， 并学

会正视自己的与众不同成为了马戏团最耀

眼的明星。

1941 年 10 月上映后， 电影迅速在那

个灰暗的战争年代为大量观众带去慰藉和

感动，小飞象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风

云人物，迪士尼创始人华特·迪士尼也曾表

示这个角色对他本人来说具有特别意义。

在此次的真人版中， 人类角色的戏份

“名副其实”地得到了强化，以因从军而残

疾的霍特·法瑞尔一家为中心、杂技演员柯

莱特·马钱特、马戏团老板、虐待大象的企

业家等人物一道构成了剧情的主线。

但人类角色的大量起用以及花栗鼠角

色的消失却引来不少负面评价， “对原版

《小飞象》 了解得越少， 就会越喜欢真人

版”， 当自我治愈的蜕变历程演变为众人

携手对抗恶势力的戏码后， 也让不少观众

无所适从。

虽然对于剧本有着各类声音， 但小飞

象在真人版中栩栩如生的形象令人难以挑

剔， 带有纹路的粗糙皮肤、 灵动的蓝色眼

睛、 呼吸所带来的皮肤微颤都显示出特效

团队的深厚功底。 此外， 考究的镜头选取

和职业的马戏团班底保证了画面的精巧。

遵循合家欢套路后，熟悉
的蒂姆·波顿不见了

无功无过、 不温不火， 这类评价很少

在 《小飞象 》 导演蒂姆·波顿之前的作品中看到 。 在影迷心

中， 蒂姆·波顿可以是黑暗的、 哥特的， 乃至怪诞的， 却不会

是平淡的。 只是这一次在 《小飞象》 中遵循了一把迪士尼规则

后， 影评人向这位另类导演给出了 “出乎意料地没有惊喜” 的

评价。

原版 《小飞象》 并非是一部徒有感动、 内涵乏善可陈的动

画电影。 或许是碍于 PG 级的电影分级， 或许是碍于合家欢的

诱惑， 令人印象深刻的丹波醉酒幻象、 人类对动物肆无忌惮的

恶意、 小飞象对于命运的不抵抗等并没有在蒂姆·波顿的导筒

下得到完整的诠释。

而 《小飞象》 票房和口碑的双双落空也侧面暗示着大众对

于迪士尼重复套路的疲倦， 从去年八月开始， 包括 《胡桃夹子

和四个王国》 《欢乐满人间 2》 等影片都与 《小飞象》 分享着

类似的时代背景和大同小异的主题。 无一例外地， 这些作品都

没有吸引到预期数量的观众光顾。

真人版 《阿拉丁》 上映在即， 《狮子王》 《沉睡魔咒 2》

《花木兰》 都排列在日程中， 迪士尼下一次的老酒装新瓶不知

是会再创 《美女与野兽》 的佳绩还是重复 《小飞象》 的失利。

■本报记者 柳青

绒绣国旗在上海起针
10万针作品预计国庆前夕完成

本报讯 （记者郭超豪）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绣红

旗绣呀么绣红旗……” 歌剧 《江姐》 中， 革命先烈用绣红旗的

形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同心

向党 共绣国旗” 起针仪式， 昨天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

场举行。

这次起针的绒绣国旗长 0.96 米、 宽 0.64 米， 共需绣制 10

万针， 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参与绣制， 整幅作品预计将在国庆前

夕完成。 70 年前， 象征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在活动现场旁

边的永安百货公司的楼顶升起。 恒源祥绒绣大师李蔷用国家级

非遗———上海绒绣技艺为绒绣国旗绣上了第一针。

绒绣是一种在特制的网眼麻布上， 用彩色羊毛线绣出各种

图案的刺绣技艺， 从欧洲传入我国后逐渐形成了 “上海绒绣”，

并被誉为东方的油画。 起针仪式后， 会进学校、 进楼宇、 进社

区开展专场活动， 还会前往湖南、 江苏、 四川等地， 依托当地

的红色纪念馆开展巡绣活动。 为了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让

更多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参与活动， 主办单位还准备在手机端

开展 “线上” 绣国旗活动， 计划绣制 960 万针。 为了增加活动

的体验感， 活动中还将设置有关国旗知识、 建立新中国的历史

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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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导演《大李小李和老李》
沪语版重映一票难求

从马路穿到弄堂，呱啦生脆的上海闲话再现银幕

大光明影院放一场谢晋导演的《大李小

李和老李》，电影票“秒光”，楼上楼下座无虚

席。谢晋导演手势老辣，他只导过《大李小李

和老李》这一部喜剧，但从 1962 年首映起，

是从不过时的爆款。 最近这次放映又特殊

些，观众看到的是阔别上海半个世纪的“沪

语原声”版，刘侠声、文彬彬、范哈哈这些昔

日滑稽戏大腕的原版上海话再现于电影院。

谢晋一生只拍了一部喜剧
电影，但它有三个版本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全新沪语

配音的修复版 《大李小李和老李》 引发了

轰动， 在抢票的热潮中， 有电影史专家和

学者发话： “沪语版是真的好！” 这群行家

是抢在普通观众前看了新配音的修复版么？

并不是。 这牵扯出一条旧闻———《大李小李

和老李》 的公映版是普通话配音的， 但影

片拍摄时， 演员们都用上海话表演， 这条

原装的沪语音轨也一直都在。 在上海电影

节老电影修复部门投入 “新配” 版的同时，

中国电影资料馆把原装版做好了 2K 修复，

曾在 2017 年的资料馆日常学术放映中放过

一场。

因拷贝的原因，原声版《大李小李和老

李》不带字幕，返乡省亲，对上海土生土长的

乡里乡亲不存在观看障碍，只平添亲切的意

趣。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 2017 年底在北京的

那场放映，当时，北方观众并没有抱怨“听不

懂”， 反而觉得方言表演补足了这部电影版

图上缺失的一块，尤其是看过普通话版的很

多观众，在资料馆的放映后去影评社交网站

留言，影迷的长短评和影史专家的意见高度

一致：沪语版是真的好。

梳理 《大李小李和老李 》 的三个版

本———1962 年公映的普通话版、2018 年的

全新沪语配音版和作为学术资料保存下来

的沪语原声版———是件有意思的事， 方言

对表演的参与和影响， 以至对整部影片的

塑造， 语言在时间中的流变以及这些变化

的不可逆和难以复制，这些复杂的命题都在

谢晋导演唯一的喜剧电影里有着直观验证。

方言不是噱头，是生活的一
部分，塑造着人物

无论是出于影片制作成本还是为了适

宜推广，普通话配音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仍

然具备一部优秀喜剧的质地，谢晋导演的镜

头语言利落，剪辑手法俊俏，他的精确的电

影感至今是教科书一般的存在，高级文雅的

笑料和剧作更足以让当代的喜剧人汗颜。但

也得承认，把工人新村里参差的上海话和苏

北话改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戏剧情境的生

活感和鲜活感变得不那么完整，语言频道的

转化让原本生活气息浓郁的表演多了一层

说不清道不明的舞台感。

方言不是文艺或喜剧的噱头，它是表演

中不能切割的一部分。 方言在电影里的渗

透，是一种生活的真实。 如果贾樟柯让他电

影里的山西小镇青年们讲一口大都会青年

的标准普通话，那要多尴尬？如果巩俐在《秋

菊打官司》里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反复说着

那句“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谁能信她是一

没文化的农妇？《小小得月楼》里的苏州厨子

们要是说起普通话，只怕那道苏州名菜“甫

里鸡”要变了味。

方言不动声色地塑造着人物，也决定了

电影的气息。 《股疯》被认为是 1990 年代上

海电影的喜剧代表作，其实电影描述的是一

些很伤感的事， 倾家荡产， 夫妻离心， 隔

岸观火。 但它始终传递谐谑的气氛， 苦作

乐时乐亦苦， 这和剧作细节有关， 和演员

表演有关， 最重要是和方言对白的表现力

维系在一起 。 电影里此起彼伏的上海话 、

宁波话、 绍兴话、 苏州话、 苏北话和广东

话， 交织出一股子生活生猛的劲头，自行车

从马路穿进步高里的弄堂，小老百姓们挨不

到鲜花着锦，还是要烈火烹油地活着。 潘虹

在《苦恼人的笑》里是那样清高的女神，到了

《股疯》，烫起俗气的大波浪，爆出上海话当

卖票员，真是爽利生动。

也正是因为方言过分深入地参与了生

活，要把它用得妥又贴，很大程度成了时代

剧的专利。《大李小李和老李》的原声版和新

配音版的对比就特别明显。不能武断地评论

新配版“不行”，可是语言是在变化的，逝者

如斯，时过境迁，工人新村的语言和语境都

过去了， 半个世纪的时光成了跨不过沟壑。

重新配音， 是让今天的上海话去面对 50 年

前的“年代剧”，对比原声，显露了力不从心。

这也能部分地解释有些影视剧里的上海话

为啥总让观众膈应，从电影《长恨歌》到《罗

曼蒂克消亡史》都没幸免，这不是演员能不

能说标准上海话的问题，而是方言对白的信

服力本身根基出了问题， 和戏剧规定的情

境、和生活的质地背道而驰，成了不伦不类

的“舞台腔”。

就这一点而言，原声版《大李小李和老

李》让“老上海”激动，还真不仅是出于情怀。

刘侠声、文彬彬、范哈哈这些滑稽前辈们让

观众听到，电影里上海话不是拿腔拿调的矫

饰，它是生活的，也是这份生活的温度和厚

度，增添了电影的魅力。

文化

“武侠+武戏”，能否成为复兴海派京剧的路径
京剧《新龙门客栈》未演先热，连台本《七侠五义》60 年间三次复排均场场爆满

根据徐克同名武侠电影改编的京剧《新

龙门客栈》即将首演。从制作人、领衔主演史

依弘发布这一计划的几年间，该剧每一步进

展都牵动着业界与戏迷的心。 与此同时，上

海京剧院复排京剧《七侠五义》近日在安徽

安庆市演出，现场十分火爆。自 2017 年复排

以来，该剧在全国多地上演，不仅演出一票

难求，同样也在戏曲界掀起一阵热议。 对于

深入人心文学影视 IP 的改编固然是亮点，

而更令观众期待与兴奋的，是“武侠+武戏”

的结合———以京剧武戏高超技艺、精彩开打

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武侠情结。

“武侠+武戏 ”不是当代人拓宽京剧发

展路径、挖掘市场潜能的创举，而是上海兴

起的海派京剧的一大特色。中国戏曲学院教

授傅谨告诉记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诞生

不少武侠题材的连台本剧目，尤为受到市场

欢迎。 然而由于良莠不齐等各种原因，慢慢

淡出舞台。

如何在新的时代，以拓展传统戏曲市场

为目标，“武侠+武戏”能够成为复兴海派京

剧的路径？ 不仅要在舞台上实现 “武侠”与

“武戏”更好地融合，还要在增强可看性基础

上，进一步深挖传统文化的内涵，展现“侠之

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

武侠京剧里藏着 “求新求
变”的海派文化基因

“这是你们海派京剧的路子！”这是国家

京剧院著名导演、武生演员高牧坤，听说史

依弘搬演《新龙门客栈》的第一反应。 确实，

改编这部深入人心的电影或许是“创新”，然

而从京剧武戏表现武侠题材角度来看，这次

创作也算是一次“复古”。

20 世纪上半叶， 上海不仅是全国公认

的“戏曲大码头”，各路名角在此唱响、唱红，

同样也将“求新求变”的基因植入海派京剧

的发展， 由此生发出海派连台本戏这一样

式。其中，武侠题材便是其中热门剧目。满台

的武戏演员闪转腾挪，配合海派京剧特有的

机关布景，勾勒出一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

的武侠世界。 惊险刺激的视觉效果，加上引

人入胜的剧情， 这些剧目在各大戏院挂牌，

常常一演就是几个月，几乎场场客满。

不过，也正是一味追求市场反馈，让某

些作品开始剑走偏锋，过度注重猎奇、恐怖

的效果， 加之作为文本的武侠小说良莠不

齐，使得作品格调不高，排得急、扔得快。 这

些剧目很快淡出舞台。

直至上世纪 50 年代， 刚成立不久的上

海京剧院，在首任院长、京剧大师周信芳的

推动下，建院以来第一部连台本戏《七侠五

义》推出。 有了前车之鉴，改编过程中，主创

摘选了小说中的经典段落，以生旦净丑行当

呼应原作鲜明人物形象， 同时摈弃奇情噱

头，注重快意恩仇背后情与义的表现，加之

唱做武打并重的编排，让该剧头本上演时就

几乎场场爆满。 参与首演的陈金山回忆，首

演演出票是一个月一个月售卖的，“二月售

罄，预售三月，足足演满半年”。 而此后在上

世纪 80 年代、2017 年两度复排， 每一次都

是火爆非常。

作为积极支持的推动者，著名戏曲评论

家、理论家刘厚生认为不应对“武侠”“海派

京剧 ”有偏见 ，只要遵循艺术规律 、弘扬正

气、机关用得好、老百姓喜闻乐见，就有值得

创作的空间。 据他回忆，这部作品此后还推

广成为外地许多剧团的“吃饭戏”。

激活边缘行当，让青年武戏
演员满台生辉“玩起来”

看久了《三岔口》《挑滑车》等有限的几

出传统武戏，武侠无疑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

针，而这也激活了被边缘化的武戏演员的热

情与能量。 就以 2017 年复排《七侠五义》来

说，不止文武老生傅希如饰演的白玉堂赢得

观众瞩目，吴响军、郝杰、杨亚男等武生、武

丑、武旦齐齐上阵，一场包公府的激战，满台

的武戏演员使用各路兵器开打，让台下为之

沸腾。

所以此次排演《新龙门客栈》展现武侠

世界， 不仅有刀马旦出身的史依弘拾起功

夫 ，挑战泼辣的女主角金镶玉 ，也有 “白玉

堂” 傅希如以文武老生展现忠良大将周淮

安，而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孙伟、武生王

喜龙等青年演员加盟其中。 正如史依弘所

言：“武生的舞台生命更短，如果不能让他们

在舞台上生气勃勃地展现自己、发挥艺术创

想，那么无疑是一种浪费。 ”

平日里只能在大戏里跑龙套的武戏演

员来了精神，自发组织一个技导团队研发武

侠戏的动作。而为了鼓励青年演员在舞台上

能 “玩起来”， 带来更具有新鲜感的开打场

面，史依弘还特别邀来武术冠军史梵希担任

武术设计，从开打方式、兵器设计上呈现新

的亮点。“有人说京剧是中国的歌剧，我觉得

不够准确。 京剧不只是听你一口唱，而是一

门综合艺术，要兼顾视听的美感。”从声乐角

度钻研梅派唱腔过后， 史依弘没忘了京剧

“唱念做打舞”的本来，同样也要借武侠在武

戏动作上做出一点改变。

以“武侠+武打”开拓京剧市
场还须迈过几道坎

“武侠+武打”是打开市场的金钥匙吗？

倒也未必，在几部连台本武侠京剧复排的热

闹过后， 业界人士也向记者表达了不满足。

就过去复排的几部武侠京剧来看，尽管删繁

就简令情节更加紧凑，然而在机关布景上却

没有“升级换代”，当下舞台已有许多新技术

能够制造更为精彩的视觉效果，然而我们在

武侠戏里看到的， 仍然是半个世纪前的机

关，观众很难入戏。

与此同时，要避免重蹈覆辙重复前人重

场面而轻内涵的弯路，还须在深挖武侠精神

内核上下功夫。 有评论认为，市场反响如此

热烈，不全是观众对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京

剧化的好奇与期待。 这其中， 还有中国人

对武侠一份特殊的情结。 如果说海派京剧

兴起之时， 所能依傍的武侠文本还多是停

留在市井英雄与爱憎分明的伦理故事， 那

么金庸、 梁羽生等人无疑为武侠文化增添

了惩奸除恶、 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因而

他们的作品也成为影视剧反复开采的富矿。

同样的， 《新龙门客栈》 也在胡金铨 《龙

门客栈》 基础上， 为硬打斗增添浪漫主义

色彩， 为简单的恩怨增添侠客为大义视死

如归的牺牲精神， 因而成为 “新武侠电影”

的开山之作。 在导演胡雪桦看来， “情与

义” 恰恰也是能够让幻想的武侠世界， 引

发现实社会当代观众共鸣的关键。

要复兴海派京剧，“武侠+武戏”绝不是

唯一路径。 但可以肯定的是，“武侠+武戏”

启发着当代京剧人，是时候重估海派京剧开

拓市场的价值，镜鉴当下，推出更多能够调

动人才潜能、获得观众喜欢、符合时代审美

兼具文化价值引领的新戏好戏。

距离动画版《小飞象》上映 78 年后，由蒂姆·波顿执导的同

名真人版于日前登陆大银幕，但影片的票房和口碑均表现平平。

图为剧照。

海外视点

京剧武戏精彩的开打场面，带来独特的舞台体验，成为海派京剧的一大特色。 卢雯摄

▲《大李小李和老李》 剧照。

茛方言不是文艺或喜剧的噱头，

它是表演中不能切割的一部分。 方言

在电影里的渗透 ， 是一种生活的真

实。 图为《小小得月楼》剧照。


